
最近參與的文化
活動，大多與香港回
歸二十周年有關。不
論是回顧香港水彩畫
歷史的聯展，抑或以
中國傳統文化名言警

句入題的書法展，大多離不開 「歡聚」這
一主題。來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背景的
藝術家，藉由筆墨交流切磋，不失為一件
樂事。

在西方繪畫中，亦不乏呈現這類雅聚
或歡聚場面的畫作，比如拉斐爾的《雅典
學院》以及莫奈的《六月三十日蒙托哥大
街》。兩幅畫作，一靜一動，後者熱烈飽
滿，前者頗有些 「群賢畢至，少長咸集」
的意味。

一百三十多年前，當印象派名家莫奈
創作這幅《蒙托哥大街》時，巴黎全城正
因第三屆世界博覽會的召開，沉浸在愉悅
熱烈的歡慶氛圍中。一八七○年至一八七
一年，當時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與普魯士
王國之間進行了一場耗時長久的戰役，最
終以德意志帝國成立、交戰雙方簽訂凡爾
賽合約而告終。德國經此戰爭，迅速成為
歐洲大陸的新霸主，而法國在此役後元氣
大傷，歷時數年，才漸漸恢復。因此，一
八七八年舉辦的第三屆世界博覽會，被法
國人視作恢復與重振的象徵，加之七月十

四日的法國國慶日即將到來，無怪我們會
在 莫 奈 畫 中 見 到 蒙 托 哥 大 街（The Rue
Montorgueil）上眾多迎風飛揚的法國國旗。

莫奈創作過不少以 「大街」為主題的
畫作，既有闃寂無人的鄉間小路，又有繽
紛熱鬧的城市街頭。在描摹蒙托哥這條位
於巴黎鬧市區、有眾多餐廳與咖啡館的熙
攘街道時，畫家將印象派以色彩及光影渲
染情緒的技法，發揮得淋漓盡致。畫作採
對角線構圖，以增強畫面的縱深感。畫家
由高處俯視而非平視或仰視，這樣既便於
呈現空間感，也將街道上以及兩側房舍的
情形盡收眼中。

畫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紅白藍三色
的互動。三種顏色本就搶眼，又恰好是法
國國旗的顏色，故畫家相當聰明地選用國
旗這一既富辨識度又有象徵意義的符號作
為畫作主體，而街上熙熙攘攘慶祝的眾多
市民，則扮演烘托與陪襯的角色。試想，
如果以街上行人為主體，整幅畫作的視覺
衝擊力恐怕要失色不少呢。

與蒙托哥大街上張揚的、熱烈的聚會
相比，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一四八三
至一五二○）筆下的《雅典學院》雖然同

樣描摹聚會場景，卻充滿平和的、睿智且
沉思的意味。

《雅典學院》創作於一五○九至一五
一○年間，不單是意大利畫家拉斐爾的代
表作，更是後人提及文藝復興藝術時不可
忽略的作品之一。拉斐爾將不同時期、不
同風格及流派的五十多位思想家與哲學家
置於同一畫面中，既能傳神描摹他們各自
的性情，也令到整個畫面的構圖呈現出文
藝復興全盛期的、和諧理性的樣態。

這件位於梵蒂岡博物館中的巨幅畫作
（長近八米，闊逾五米），以神學、詩學
、哲學和法學為主要內容，從構圖上來說
大致可分為五個部分：畫幅正中、位
於拱門前面的柏拉圖及亞里士多
德兩位主角；主角左側的亞歷
山大大帝和蘇格拉底等；主
角右側的眾學者及角落裏的
畫家本人；畫幅前景左側
的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和哲
學家赫拉克利特；前景右
側的阿基米德和天文學家
托勒密等。每位學者的形
象都依其性格創作，比如

好辯論的蘇格拉底，勤於思考、甘心過苦
行僧生活的赫拉克利特，手持圓規的阿基
米德，以及身着白色長裙的女數學家及天
文學家希帕提婭。

不過，這眾多角色中最令我印象深刻
的還要屬第歐根尼。當其他人都三兩相聚
，要麼熱烈交談要麼彼此觀摩，只有第歐
根尼是孤獨的，斜靠在畫中大廳前景處的
台階上，在閱讀一份書稿。他的穿着很隨
意，舉止也隨性，不過這樣的隨性與隨心
正正體現出第歐根尼所代表的犬儒主義學
派，一種禁慾式的、我行我素的行事與生

活風格。
拉斐爾特意

將這樣一位隨

意到近乎懶散的老者置於畫幅中央，其實
頗具深意。當第歐根尼與衣着光鮮、舉止
嚴謹的學者共處一室的時候，他與眾人雖
無言語或眼神上的往來，但與廳內的整體
氛圍卻並不相違。拉斐爾筆下眾學者各做
各事卻又彼此尊重的情境，與孔子的那句「
和而不同」雖說隔着千百年時空，卻頗有共
通之處。

畫中歡聚 李 夢西西
札記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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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香港情緣
葉 周

小可在港土生土
長，母語是 「港式廣
府話」，但從小很喜
歡其他語言，覺得語
言很漂亮。儘管懂普
通話、英語、日語，

但自覺認識膚淺。每逢看到有國家領導人
外訪或接見外賓的新聞片，總是很留意那
即時傳譯員，自嘆不如。這類傳譯員不僅
外文好、本國語文好，還對所要傳譯的兩
國語文背後的文化和歷史認識甚深，且青
春少艾，樣子娟好，態度溫文，令人好生
羨慕。

涉及外語，小可更很想多知道外交官
生涯。適逢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的眾多慶祝
項目中，有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的
公眾開放日活動，小可有幸能參觀，樂不
可支。

開放日內容豐富，憑請柬可免費領取
兩冊書。《外交官在行動》和《現狀與提
升，解讀中國軟實力》在手，小可如獲至
寶。《外交官在行動》的美國篇中，一位
外交官憶述在美國芝加哥尋人的往事，當
中的幾句話讓人感動不已： 「一份份親情
連接千家萬戶，編織起美好生活，讓我們
簇擁着溫暖在人生道路上前行。對於從事
領事保護工作的中國外交官而言，守護中
國同胞的親情和幸福是一份神聖而莊嚴的
使命，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例如撤僑
和協助遇難家屬，外交官要想盡辦法，從
紛繁的資料中查找真相，且要頻繁穿梭於
機場、醫院、監獄之間，不惜一切搶救同

胞的生命，工作艱辛，卻甚具意義。《現
狀與提升，解讀中國軟實力》一書的 「中
國夢．美國夢．歐洲夢」篇中， 「中國夢
視野寬廣，蘊涵豐富，同時兼具開放性、
包容性，它源於中國，借鑑西方，為了中
國、屬於中國，同時也為了世界、屬於全
世界。」乃充滿了智慧的金句。

公署大門外，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
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字樣
，在其下面，有好幾束千日紅小花。千日
紅花語為 「不朽」，小可覺得，這正代表
着公署人員的精神，很有意思。進入大廳
前，左邊有一個巨型背板，讓參觀者在上
面簽名留念，很多人聚在那兒簽名、拍照
。進入大廳，文物展覽現眼前：嘉慶青花
雲龍紋缸、秦銅車馬……還有內地書畫家
即席揮毫，要得到珍貴書畫作品，得有耐

性排隊輪候。
在資料豐富的涉港外交圖片展中，一

幀圖片很令小可懷緬：一九九七年七月一
日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區旗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莊嚴升起
。小可想起當日有幸參加香港回歸的新聞
工作，在大雨滂沱下與全報館人員一同見
證回歸大日子。前方記者全身濕透，但大
家毫無怨言，反之個個精神充沛，熱情澎
湃，自己的工作做完了，還幫助其他同事

完成工作，通宵達旦。
另有一張照片頗有趣：一九八八年一

月二十日，鄧小平在會見挪威首相布倫特
蘭夫人時說： 「我今年八十四，該退休了
。」但翻譯誤將 「八十四歲」翻譯成 「四
十八歲」，引得賓主一陣歡笑。鄧小平年
輕時留學法國和前蘇聯，懂法語和俄語，
讓熱愛外文的小可由衷折服。

民族特色文藝演出部分，有來自雲南
的少數民族表演歌舞，給開放活動增添熱
鬧氣氛。

今次是公署自香港回歸以來第六次辦
開放活動，小可才第一次參觀，收穫良多
，臨離開前還以 「香港市民」名義在紀念
冊上寫下了 「讓香港學生多了解中國」幾
個字。

不論港人持什麼政見，但沒有一個人
能否定一個事實：內地三個駐港機構：中
聯辦、解放軍部隊和外交部公署，駐港二
十年來，對香港同胞秋毫無犯，守法守禮
。且看美國在全球一百五十塊並非自己領
土的地方駐軍，軍費由當地支付，在當地
且時有違法如強姦等滋擾平民的新聞出現
。中央在與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香港的駐
軍，嚴守法紀之外，軍費尚且不用港人支
付。想到此，不禁對志向高潔，品行端正
的三個駐港機構人員肅然起敬。

在公署給參觀者送贈的紀念品中，小
可對上面印有習近平主席頭像及 「2017擼起
袖子加油幹」字樣的杯子珍而重之，每天
喝開水時看看，力量頓生，為作為香港人
、作為中國香港人感到自豪。

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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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部公署慶港回歸二十周年
小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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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周邊
陸小鹿

周邊，大約是個新詞，反正我是這些年才
熟悉它的。起初，我對周邊印象不好，覺得那
恐怕是專門用來騙孩子錢的，因為我家有個小
動漫迷，那些年沒少 「要挾」我給他買動漫周
邊產品。後來，形勢突然發生了扭轉，小動漫
迷彷彿一夜間長大，再不提動漫周邊的事，反

倒是我，似在一夜間掉 「坑」，且有沉醉其中不願自拔的勢頭。
轉變是從Tango的漫畫展開始的。有一年，寫字樓下的商場裏舉

辦了一個漫畫展，主角是一位在網絡上走紅的漫畫家，叫Tango。他
的畫很有個性，黑白二色的畫中隱藏了很多苦澀的笑點和直白的隱喻
，無厘頭的圖案幽默、逗趣，極易與觀眾產生共鳴。

Tango是一個貓奴，因此，貓是他熱衷繪畫的主題之一。展覽中
有幅圖案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個戴墨鏡的光頭男，抱着一隻黑貓在自
娛自樂。彼時，正值我的一位好友喬遷之喜，他也是資深貓奴，光頭
，也恰好喜歡戴墨鏡，這幅漫畫簡直為他量身定製。於是，我買下了
以這幅畫為圖案的Tango限量版抱枕周邊，又配了三隻其他圖案的系
列貓抱枕，共四隻抱枕，送給了好友。沒想到好友一見引為珍寶。乳
白色棉麻質地的抱枕擱在他家黑色的真皮沙發上，腔調十足，引得來
訪者連聲稱讚，把光頭鏟屎官樂得龍顏大悅。我自然也收到滿滿的成
就感，從此心甘情願墜入周邊的坑。

上海這座城，好像隔一陣就會有大牌畫家的展覽會。有次展出了
不少雷諾阿的畫，我買到以《小艾琳》為圖案的鼠標墊周邊，把它帶
回辦公室，工作的時候，輕點白色鼠標，彷彿一枚粉撲在小艾琳白淨
的臉上抹來抹去，工作倏忽變得文藝起來，清純的小艾琳彷彿綠谷裏
吹來的微風，化解掉工作的煩憂。時至今日，這塊鼠標墊已經被我用
了差不多有兩年時間了，我還沒有厭倦它，還是那麼喜歡它。

今年夏天，我的女神奧黛麗．赫本 「空降」上海展覽中心。在展
覽會上，我看到了金光閃閃的奧斯卡小金人、《羅馬假日》裏喬載着
安妮公主在街頭穿梭的Vespa摩托車、《龍鳳配》裏驚艷出場的Sabrina
裙、《蒂凡尼的早餐》裏的小黑裙和霍莉自彈自唱《Moon River》的
那把吉他……想起當年為了寫好赫本，曾將她演的電影一部部看過去
，那些痛並快樂着的日子是多麼難忘而美好。展後我買下赫本的兩個
周邊─一一套八角形印有赫本頭像的黑白波點咖啡杯套具，和一隻印
着赫本黑白頭像的抱枕。我把咖啡套具放在辦公室的桌上，又把抱枕
抱回了家，看着赫本清新的面孔，平淡無奇的日子立刻變得光芒四射
，我好似生出了某種錯覺，覺得赫本就在我身旁，我也變得如她那般
優雅起來。

松浦彌太郎曾經說過： 「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生活中的每一件物
品都有專屬於我的 『故事』」。而我希望，生活中的每件物品都是我
打心眼裏喜歡的物品，當我面對它們時，會有美好的感覺自心底悠然
浮起。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
周年，這不僅是香港人
的喜事，更是中華民族
的盛大節日。太平山下
的萬家燈火，尖沙咀對
岸的璀璨城市景觀，每

一次都留給我最為溫馨的感受。我出生在上
海，卻與香港有久長的淵源，我的父母結識
於香港，上世紀四十年代，母親和姨婆是香
港居民，住在郭沫若的樓下。父親葉以群是
著名的文藝評論家，時常去拜訪郭先生。那
時認識了我的母親。一九五○年，母親跟隨
父親來到上海，在上海舉行了婚禮。後來姨
婆也從香港來到上海，我們幾個兄妹都是她
親手帶大的。

曾經看過霍建起導演拍攝的電影《蕭紅
》。電影開頭有這樣一段情景：蕭紅的丈夫
作家端木蕻良對躺在病榻上的蕭紅說： 「茅
盾、以群、鄒韜奮都撤離香港了，許多人都
走了。」可是蕭紅卻病重走不了。她孤零零
地躺在空蕩蕩的醫院裏，最終病逝在香港。
電影中的那個場景重現了四十年代香港的氛
圍，那時的香港是祖國的游子，被英國人統
治着。

端木蕻良所說的撤離是一九四一年十二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日軍
一佔領香港，便立即封鎖香港至九龍的交通
實行宵禁，敵寇大肆搜捕愛國人士和抗日志
士，並貼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須到
「大日本軍指揮部」報到，否則 「格殺勿論

」。當時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
漱溟、茅盾等在內的數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
民主人士尚在香港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處境
危險。在香港的日子裏，茅盾自稱是文具店
的老闆，以群是總採買，茅盾的妻子成了大
廚師，他們同甘共苦，在日軍空襲的炮火下
幾度輾轉，共同經歷了戰爭年代的艱辛。

據歷史資料記載，日軍進攻香港的當天

，中共中央急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等
，要求多方設法保護並幫助旅港文化人和民
主人士撤離港九，將他們轉移到東江抗日游
擊區等地。身在香港的父親以群直接參與了
那次文化人的大營救。日軍攻打港九後，文
化人和民主人士幾易住所，各自分散隱蔽，
彼此失去聯絡。營救人員幾經周折，終於設
法找到了所有的營救對象，幫助他們安置在
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擺脫日軍的搜捕和特務
的監視、跟蹤，然後將他們分批從港島偷渡
過海，護送到九龍佐敦道、花園街、上海街
等秘密接待站，再分別安排他們轉移到東江
游擊區或其他地區。

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茅盾、葉以群、
戈寶權等文化人在香港洛克道，換上老百姓
的便裝，打扮成 「難民」，由游擊隊的交通
員引領，避開日軍崗哨和檢查站，至黃昏時
抵達銅鑼灣避風塘，登上營救人員準備好的
一艘大駁船。當時，從香港去九龍的海面已
經被封鎖，他們只能乘小艇偷渡。茅盾在他
的《脫險雜記》中寫道： 「我們這艇子裏有Y
（葉以群）、小高、寶公（戈寶權），以及
其他朋友……我們說說笑笑，確信 『偷渡』
一定順利完成。因為這不濃不淡的霧罩太好
了。但是曉風很冷，從船頭灌進來，我們雖
然擠緊了的，還是不免瑟縮。」鄒韜奮、胡
繩、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後由交通員帶到
這裏。次日凌晨，交通員又分別將這些文化
人帶上三隻披有草席篷的小艇，乘着銅鑼灣
出口處巡邏日軍換崗之機，疾駛渡海，終於
安全抵達九龍市區秘密接待點。

安全到達九龍後，就改為徒步，他們背
着簡單的行李翻山越嶺，經過荃灣、元朗，
往離深圳不遠的東江方向去，時常一天要走
六、七十里路。經過數天的長途跋涉，他們
終於來到東江游擊縱隊司令部的駐地白石龍
鎮。司令員曾生和政委林平把大家請到司令
部裏，端出了幾大碗熱氣騰騰的紅燒肉招待

大家。
據了解，當時絕大多數的左翼文化名人

和愛國民主人士，都是通過陸上交通線轉移
的，白石龍村是他們從香港脫險後在內地游
擊區停留的第一站。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
白石龍村只呆了十幾天，有的呆了一個多月
。但是，驚心動魄的營救給他們留下了深刻
印象。

為了紀念歷史上這一次大營救，深圳
市、寶安區兩級政府一共投入資金四百多
萬元人民幣。於二○○五年九月二日，在
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的
前一天，白石龍 「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
館」正式建成並開館。我期望着早日前往參
觀。

除此之外，在父親的記載中還有一次記
憶深刻的香港之旅是一九四七年，國共戰場
上進入決戰，大批無黨派知名人士陸續轉移
到香港，作為過渡，免得他們遭國民黨綁架
和殺害。當時來到香港的不僅有郭沫若和茅
盾，還有上千的文化知名人士，在中共的安
排下，齊聚在那裏，他們感到建立新中國曙
光已近在眼前，異常興奮。一直到一九四八
年，才分批安排他們乘船秘密進入東北解放
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這批從香港乘
船北上的有沈鈞儒、李濟深、章乃器、鄧初
民、郭沫若和茅盾等人。而父親卻是最後一
批離開香港。他在潘漢年的領導下，一批批
的送走了大批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然後
才回到北京。

如今我每一次走在香港的街道上，都設
法在縱橫的街巷中，穿梭的人流中找尋他們
當年的足跡和身影。香港是父親和母親生命
中的一個重要地標，母親的年輕歲月曾經生
活在那裏，她與我父親的愛情在那裏萌芽，
她的姐妹手足後來依然常年生活在那裏，那
裏始終是她的故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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